
1938 年，周士第率部
克复宁武等七座县城，歼敌
2000 多人。战后周士第
（中）在缴获的敌人大炮前
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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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
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
始长征。符确坚当时正在江西苏
区中央政治局的中央财政部文书
科做缮写工作。按照党中央指
示，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
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
关，也是长征的总指挥部。第二
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中央机
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
队、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
成。28岁的符确坚跟随第二纵队
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粤湘、粤赣边境多是崇山峻
岭，地形十分复杂，符确坚是第
一次跟随部队风餐露宿，日夜兼
程，有时穿过森林密布的悬崖峭
壁，有时进入荆棘丛生的崎岖小
道，有时深夜冒着大雨寒风行
军。已经不记得多少次身体被

横生的荆棘划出一道道伤口，也
不记得多少次脚底被尖锐的山
石磨出一个个血泡，符确坚和战
友们只是铆足一股狠劲儿往前
走。其实，他的战友们都不知
道，符确坚长着一双扁平足，就
是平日里走路也比旁人多几分
艰辛，行走时间长了便会开始不
适，何况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行
军，对他的考验可想而知。

部队到了湖南后，为了打击
反动势力，宣传革命道理，扩大红
军影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活
动，并为此组织了没收委员会。
组织上根据符确坚的表现和能
力，任命他为没收委员会保管科
长。对组织上分配的工作，他十
分认真负责，管理得井井有条。

1935年8月，部队开进了茫
茫数百里荒无人烟的大草地，几

十天的草地行军，经常看不见一
栋房子，见不到一个居民。草地
的天气一日数变，部队经常遇到
暴风、雪、雨、冰的袭击。符确坚
脚底满布的血泡在寒冰的浸冻
下，每走一步都是钻心地疼。实
在走不动了，他就默默攥着驴子
或马匹的尾巴，顽强地跟在队伍
后面，不曾叫过一声苦。

长征途中，符确坚几次病
倒。部队进入贵州土城时，他甚
至不得不暂时离开队伍到卫生
部治病。然而，在疗养期间，一
刻也闲不下来的他又主动请缨
负责民运工作，克服种种困难，
出色地完成打前站、搞粮草、找
民夫等工作。

符确坚勤奋好学，写得一手
好字，也正因如此才被安排在中
央财政部文书科做缮写工作。

哪怕是在长征途中，他也没有忘
掉自己的本职，白天跟着队伍急
行军，夜里当筋疲力尽的将士们
倒头昏睡时，他点起一盏昏暗的
小灯，强忍困意誊写文书，镌刻
钢板，印刷战报。他常常刚把手
中的活计做完，天就已经亮了，
一夜没有合眼的他又得跟着队
伍向前开进。

此外，云广英、林青、陈铣等
几位跟随张云逸从广西百色起
义战火中走出来的海南人也都
参与了80年前铁流二万五千里
的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留
下了自己的英名，也一定留下了
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惜的
是，陈铣过早牺牲在长征途中，
而有关云广英和林青的长征史
料，也有待考证和挖掘。

在参加长征的海南人中，谢
飞是唯一的女性，也是随中央红
军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之一，当
时她21岁，叫谢琼香，大家亲切
地称她“阿香”。

她们三十名女红军大多被
编在干部休养连，与男同志一样
行军打仗，与饥饿、寒冷、疾病作
斗争。徐特立、董必武、成仿吾、
谢觉哉等老同志，贺子珍、邓颖
超、邓六金、钟月林等大姐都在
他们这个连队。

谢飞的身份是“工作队员”
“政治战士”，工作是“走前走
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
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前
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
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
的地，群众躲进山了，见不到一个

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
成了行军任务，却没完成工作任
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
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
不容易找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
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
夫，待筋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
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已
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
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
后”。这“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
走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
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
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
枉路。所以谢飞说：“别人的长征
是二万五千里，我们的长征，走了
三万五千里”。

对于谢飞来说，最艰苦的是
过大渡河那一段路。那几天，谢

飞病了，天天发高烧，嘴唇泛起白
泡，浑身无力，头晕目眩。但她咬
着牙，拄着拐棍，紧跟着队伍。董
必武看见谢飞实在走不动了，就
命令她骑上自己的小白马。谢飞
勉强骑了两三里地又下马坚持自
己走，因为她知道董老已年过半
百，自己毕竟是个年轻姑娘。好
不容易来到了泸定桥头，一看，不
禁头昏眼花，浑身发冷，双腿颤
抖：只见脚下万丈急流，一不小心
就会掉下去被急流吞没卷走。而
这时候大部队已经过桥，留下照
顾她的小战士也是自顾不暇，谢
飞凭着惊人的毅力，咬紧牙关，闭
上双眼，屁股坐在临时铺的桥板
上，双手紧紧抓住铁索，手脚并
用，一点一点地往前挪，一百多米
的铁索桥，她用了半个多小时才

艰难地挪了过去。
干部休养连虽然是一支由

老同志、女同志和伤病员组成的
特殊连队，但照样要自己筹粮。
在过草地前，粮食异常紧缺，有
时肚子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
有。有一天，谢飞、钟月林、钱希
均3个女红军在藏民的牲口圈
的粪堆上意外地发现许多麦粒，
大概是牲口吃了没消化又拉出
来的，上面还有一些蛆虫在爬。
她们马上跑过去，在粪堆上扒来
扒去寻找麦粒，一阵阵臭气熏得
她们直皱眉头，可是谁也顾不得
了。不长时间，就捡了两三斤，
然后拿到河边一遍遍冲洗，再放
到锅里去炒，麦粒渐渐散发出香
喷喷的气息，抓几粒一嚼，还香
脆可口呢。

谢飞 “我的长征走了三万五千里”

长征时，周士第34岁，先是
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指挥
科科长，后任队长。娄山关、金
沙江、夹金山、打鼓山、大草地
……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
都留下他和“上干队”的足印。

娄山关海拔1576米，为黔
北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险恶。
1935年2月的一天，为了保证红
军主力攻占遵义，上干队队长肖
劲光同指挥科科长周士第等率
兵拼死扼守娄山关。在阻击战
中，周士第领导指挥科4个班沉
着应战，扼守山脚为第一线阵
地，与第二线、第三线相互配合，
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到达
遵义后，周恩来和干部团的领导
接见了上干队全体人员，赞扬娄
山关这一仗打得好。事后毛泽
东还为此写下了《忆秦娥·娄山
关》的著名词篇：“……雄关漫道
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
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红军长征途中，曾几次翻越
人迹罕至的大雪山，打鼓山是其
中最高的一座，上下山共50多

公里。此时，红军长征快一年
了，缺衣少食，将士们一个个都
已疲惫不堪。环境越艰苦，越需
要乐观精神。周士第在黄埔一
期的老同学——干部团团长陈
庚，提议周士第用广东话给大伙
唱支歌。周士第大大方方地放
开嗓门，唱了两句，自己就开怀
大笑起来。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有人吃干粮，有人一把一把地吞
雪解渴。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梯
把珍藏的一小包糖精拿出来，往
每个人的口杯里放了一点点。
上干队队长肖劲光首先喊道：

“哦，吃冰淇淋了！”周士第尝了
一口拌糖精的雪粉，故作陶醉状
说：“我这杯，比南京路冠生园的
还美哩！”陈庚也啧啧赞道：“我
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哩！”他们把
干粮当点心，把雪粉当冰淇淋，
又说又笑，浑身的疲乏一冲而
散，挺起身又向着雪山顶上爬
去。后来，周士第还专门写《吃
冰淇淋》一文，追忆当年的情景。

1935年 7月21日，中央红
军长征到达毛儿盖时，肖劲光调

任红三军团参谋长，上干队队长
由周士第接任。此时，胡宗南部
队已占领了松潘，准备向毛儿盖
移动。上干队奉命前进到毛儿
盖寺以北的库孔沟口警戒迎战，
周士第亲自去火角口上指挥，不
到一个小时，就把敌人一个加强
连全部消灭了。

长征途中，常有意想不到的
事发生。凭着超人的毅力，周士
第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9
月上旬，上干队进入甘肃、四川
交界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白
龙江山谷狭窄，河水湍急，人和
马只能靠修建在山腰半空中的
栈道通行。由于栈道年久失修，
周士第拦住大家，自己先打头阵
去探路。正当他拉着骡子小心
翼翼地在栈道上行走时，忽然听
到有人喊道：“队长，你的骡子跌
下去了。”周士第赶紧低头察看
骡子，谁知身体突然向左一歪，
整个人失去平衡，瞬间跌进了滚
滚江水。大家顿时悲声呼叫，都
以为周士第不可能生还了。没
想到，他在江水里翻滚了几里

路，竟然又爬上岸，追上了部队，
笑盈盈地回到战友们面前。原
来，落入冰窑一样刺骨的江水
后，惊涛骇浪一次次将周士第托
起，又一次次打下。他当时并不
惊慌，与恶流搏斗，边游还边想，
如果发现反动民团，就钻入水中
潜泳，过一会儿再仰泳露出水面
换气，再钻入水中向前游，这样
就可以对付敌人的射击了。一
个拐弯时，他拼命抓住岸上的石
头，猛一用力，就爬了上岸。看
来是在家乡琼海九曲江练就的
好水性，让他再一次死里逃生。

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
军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合，国民党
部队突然从中央红军的侧翼袭
击。周士第指挥上干队阻击退
敌，保卫了中央军委机关的安
全。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周
士第又奉命沿途警戒，出色完成
了护送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中
央领导安全行进的任务，后来又
参与指挥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
在长征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传奇
故事。

周士第 以苦为乐，把雪粉当冰淇淋

符确坚 攥着驴尾巴走长征


